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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无限好
张冬娇

这个无雪的冬天，使得春节后的天气
异常寒冷。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暖冬之后
必有春寒。

天气似乎跟人们开着玩笑，连续十几
天的降雨，麻痹着人们的神经，总以为还
是冬天呢。白天，只要透过窗户瞥见外面
瑟瑟万物，便会坦然地坐在火炉边，闲闲
地摊开书本，佐着茶，

岁月悠悠长长，思绪也悠悠长长。寂
静的夜里，窗外雨潺潺，冷风一拨一拨从
窗户游荡进来，此时，钻进厚厚的棉被里，
枕着潺潺的雨声，什么也不用想，安然进
入梦乡。

可是突然有一天，天色放晴，唧唧喳
喳的鸟儿在窗前樟树间闹得很欢，一大片
阳光透过窗户映在对面的墙壁上，明媚得
有点耀眼，扭头朝窗外望去，呀，满窗春
色，春光无限，春天来了！

阳光已经有了分量，映在樟树叶上
不再柔和，反射在对面白色墙壁间也格
外亮眼。马路上的行人，外套的扣子已经
松开，有的干脆褪去抱在怀里。春风暖阳
里，猛吸一口，空气里是饱满的水分子，
是初春的气息。人的心情无端地好起来
了 ，彼 此 相 视 一 笑 ，一 脸 春 天 的 模 样 ，

“咦，春天就来了呢。”“是的呢，这个暖冬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群里，有人唱起来
了，“寒冷的冬天哟也早已过去，愿春色铺
满你的心……”

这个时候的人，多亲切多慈祥。
不知何时，花池旁的那株红梅，已悄

悄打苞，默默绽放了。朵朵红梅缀在枝间，
远远望去，一树彤云，一树流霞。只惹得行
人驻足，痴望，默叹。然而，它并不张扬，疏
影横斜，含蓄典雅，像一古典女子，娉娉婷
婷，举手投足间，自有无限风情。

小径旁边，两棵高大的木莲树，一棵
打满了桃形的苞，另一棵已在树冠开满了
大朵白色的花，一树白花啊，如遗世独立
的北方佳人，不食人间烟火。每一朵花就
是一张笑脸，无数的笑脸聚在树冠，一笑
倾城，再笑倾国，那笑也是超凡脱俗的。

阳光也在树叶上，枯草间流动着，跳
跃着。沉睡的泥土苏醒了，一个连着一个
的呵欠，呵欠里是一阵一阵的清香。沉睡
的树木苏醒了，不断伸展腰身，“咔嚓，
咔嚓”的骨节声不时响起，尤其是密集的
女贞树下。沉睡的草们苏醒了，看得到枯
草根下的嫩芽，不久的世界，就是一个新
绿的世界，等待与期盼，也是欢欣鼓舞
的。嫩芽下面呢，蚂蚁、瓢虫、蚯蚓，都苏
醒了吧？

明媚的春光，耀眼的新绿，昭示着某
种朝气蓬勃。一瞬间，许多珍时惜春的名
言警句袭上心头。“阳春布德泽，万物生
光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花开
堪折直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思绪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寒假前从学校借来的名著还只翻了

个大概；计划看完的几本书正静静地躺在
书柜里；心里汹涌着的一些文字也无暇着
手；越钻越觉得像无底洞般的新课程理
念，教材教法，仍在那里等着你去钻研。

紧接着，梨树开花了，桃树开花了，油
菜花早已鼓足了劲，蓬蓬勃勃地开始了，
一场接一场的花事，赶趟儿似的。空旷的
田野里，树叶将这个季节涂抹着梦幻般的
色彩，鹅黄、嫩绿、青亮、苍翠。

一个美丽的季节正遵循着物候一步
一步走来。一寸光阴一寸金，每一分每一
秒都是流光溢彩的。这样美妙的环境中，
正是工作和读书的好时节，许多人会在自
觉不自觉间加快了生活节奏。我也要迅速
调整自己，以最佳的心境去领略春的每一
种味、每一种色、每一种意境与姿态，以最
佳的心态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也是我喜欢
做的事情。

如此，才是对光阴最好的交代。

窗台上的月季
释然

有朋友送来两盆月季，一盆红的，一盆粉的，
花儿像一群热闹的孩子，大朵大朵地绽放。朋友
说，月季很好养的，不用去管它，偶尔浇点水就可
以了。我总笑我们办公室是阳光房，每天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直接探进头来，窥视室内的一切。这
不，自从月季驻扎在窗台的第一天开始，阳光和
花香就充溢着我们的整个世界。

我们是不善于打理花草的，以为月季就像肉
肉和发财树一样，十天半月地浇点水就能打发得
蓬蓬勃勃。

日子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地过，当我发现
时，两盆月季都成了标本，花儿是枯的，叶和梗是
黄的，手指轻轻一碰，“沙沙沙”直响。我轻轻地把
花朵摘下，放在一个小瓷盘里。然后认真地向百
度请教，原来，花店买来的月季，盆里是一种培养
土，类似于海绵一样松松软软，又轻又不吸水，如
不及时换土换盆，月季就会慢慢萎蔫、干枯，一般
养不了太久。

我这才掂了掂两个花盆，真的身轻如燕，加
上我们的怠慢，难怪月季会遭此厄运。我把月季
从培养土中拔出，清理掉那些枯枝败叶，仔细观
察了几根月季梗，还有两根有一部分是青绿色
的，说不定有救。找来两个新瓷花盆，培上泥土，
两根光杆司令月季梗，被我安上了新家，浇上水，
听天由命。

那两个光秃秃的杆杆就那样孤零零地杵在
了我们的窗台，一天两天三天……一个周一，我
去浇水时，发现月季梗居然顶着阳光冒芽了，紫
红紫红的叶尖趴在梗上，像个熟睡的婴儿，就那
么静静地蜷缩着趴着。这个大冬天，我们的办公
室因为来了这冒尖的月季芽，有了暖暖的春意。
渐渐地，紫红的叶尖向外张开一点点，渐渐地，颜
色由红变绿，渐渐地，叶片整个舒展开来嫩绿嫩
绿的，虽然过程极其缓慢，但我知道，我的月季逃
过了它的严冬。

一段时间后，两盆月季长了一片又一片绿
叶，说不上繁茂，但欣欣向荣。我想，到了春天，可
能就会开花了。年前几天，我有了新发现。在月季
的绿叶间，有一根枝条伸到了玻璃窗外，顶尖上
是一个圆圆的尖尖的小绿苞。这是花呢？还是叶
呢？我有种想掰开一探究竟的冲动。细一想，月季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小命，哪那么容易开花呢，肯
定是一个小叶团。后面几天的观察证实了我的猜
想，那个小叶团一直团在那里，任你天晴下雨，没
张开一点也没冒半点红，就那么静静的。

大年初三值班，刚进办公室，总感觉哪里不
对劲，拿起水壶准备给花花浇水，才猛然发现，窗
台上的月季，那个伸到玻璃外的小叶苞，被一个
圆圆的花柄支撑，张开了五瓣叶托，叶托里面是
红红的，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一样的花苞，正对着
窗外微笑呢。

月季，哪怕有一线生机，它都能长叶开花，向
上生长。哪怕过程缓慢而艰难，哪怕黑夜和严寒，
它都会一直坚持静待花开的信念。由此，想起习
主席的新年贺词，“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月季尚能如此，我们又怎能辜负？我仿佛看
到了窗台上的月季不断绽出新的花蕾，不断怒放
一朵朵娇艳的笑脸，充溢着我们的世界。

这个三月，有点不同
罗小玲

从落地窗望出去，眼前是一大片菜地，一畦一畦
盖着塑料棚。不远处有零星的油菜花，黄灿灿的。一条
长长的路从远处延伸过来，快到村口了吧，有两个大
石墩一左一右摆着，一位少年上午跳上跳下墩子几
次，然后在路上百米冲刺一段，下午又把这些动作重
复了一次。

如果女儿提前一周回国，在此次疫情中，我跟绝
大部分人并无二样，无非是出门戴口罩，不扎堆，不聚
会。完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要被隔离，每天在落地窗
前，感受天亮到天黑。

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之后，除了遵循政策不挪窝
外，我唯一紧张的一次来自对面小区出现了确诊病
例，惶恐了几天，整条街再没听到有其他病例，才跟大
家一样安了心。后来的紧张升级均来自女儿。

女儿是去年 9 月从美国的大学到巴黎进行硕士
实习的，合同签到 2 月 29 日。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商量让她实习结束后先在法国境内旅游，等一切
平稳再回国。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神
州大地形势都变好。但一夜之间，国外形势如一个月
前的中国，法国的邻国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激增，法
国也从 2月 24日已清零的数据，一路持续上涨。因为
有时差，我每天等到深夜 2点看法国确诊数据更新，
心急如焚，内心比一个月前还要紧绷。

实习结束是周五，依我的想法，恨不得女儿当天
就离开。但法国的公寓周日不退房，而因为疫情导致
国际航班减少，我们最终只能选择周二即 3月 3日的
飞机。在女儿上飞机前，我心一直揪着，当时法国仅有
百余病例，意大利尚未封全境，老外们还是“不自由，
毋宁死”的连口罩都不戴，女儿说自己只能避着人群
走，坐地铁也是找人少的地方站着。而我，一而再再而
三地叮嘱她要多注意，生怕她被感染了。

飞机到达浦东机场是 3 月 4 日早晨 6 点半，因前
两天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机场的排查陡然严格起
来，飞机上排查加海关检查就花了 6个多小时，导致
凡转机的人员一律误机，即使是这样，女儿在当晚还
是回到了株洲。我的心落了地。

据女儿说，有同学从日本回来，飞机在长沙机场
落地排查后，就直接送去隔离了。而之前我跟社区报
备时，社区表示，女儿回来后在家隔离 14天即可。3月
5日上午家门口来了 5个“大汉”，有社区工作人员，有
片区民警，女儿开玩笑说，早知道这么多人来就不穿
大花棉袄了，太没有形象可言了。3月 6日下午，疾控
的人全副武装上门做核酸测试，把正好出门的邻居吓
得一激灵。3月 7日上午通知测试结果为阴性，微博上
也没有她乘坐的国际航班确诊的病例，到这时，应该
说我们比较踏实了。几天来，每天我们俩都自动自觉
量三四次体温，女儿偶有点咳嗽都让我“魂飞魄散”，
追着问有没有其他症状，怕她感染了病毒。虽然在家
里两个人距离要多远有多远，女儿还说离这么远，我
是有多嫌弃她，但看着女儿健康活泼地在眼前，是很
幸福的事。

7日当天，快到中午时，突然接到社区的通知，女
儿必须集中隔离，要不然就封门，家里的人一律不准
出。女儿有点不高兴，回国前我们做好了各种预想，包
括飞机抵达后长时间的检查及居家隔离，当时想着最
坏不过就是集中隔离，但真的到了这一步，她有情绪还
是难免的。最后，女儿为我着想，选择了集中隔离。到家
时刚收拾好的大箱子又搬出来，电脑、IPAD、健身用
品，窝在房间不动所需要的物品全带上了。我还一再地
说，没事，那个酒店离家近，有什么需要的我再去送。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跟女儿视频，安抚她的情
绪，给女儿送好吃的，连一楼的护士都说，别送这么
多，吃太多容易长胖。但做母亲的就是这样，毕竟 23
年来，我们母女在同一座城市第一次如此长时间不能
相见。我还每天站到女儿隔离酒店的对面，让她能看
见我，虽然，我看不到她。此举被不少朋友“耻笑”。

女儿情绪很稳定，每天坚持写毕业论文，还把一
日三餐发到微信上。本以为，就这样隔离着，14天后我
就能接上女儿开心回家了。没料到，3月 10日，我再次
接到电话，女儿要转移至悠移山庄隔离，我也要一同隔
离。女儿情绪波动很大，而我惊慌失措，第一时间联系
疾控部门并上网查看，了解到女儿乘坐的航班无确诊
人员后，转而安慰女儿，一起坦然接受。

就这样，我在山庄酒店的 5楼，女儿在 3楼。房间
是我们唯一活动的空间，还好这是信息时代，手机联
上网，世界就在眼前。一日三餐有人送到门口，上午下
午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会来量体温。“吃饭了”“量体
温了”，就是一天里来自外界的声音。

女儿的房间带了外阳台，有阳光的日子，她会泡
杯咖啡，在阳台上和我视频，边晒太阳边喝咖啡。

我的房间没有，站在落地窗前，菜地就在眼前，从落
地窗走到房门口一共是15步。我睡眠质量一直不错，但
在这里，夜里很晚才睡得着。女儿说她从没看过这样黑
的夜，连窗帘都不用拉，窗外漆黑如墨，一丁点声音都没
有，我也有几十年没见过了，幼年时在农村倒是常见。

每天，我很早就醒了，一天的时间，我都在窗前，
或坐或站，鸟叫声不绝于耳，细看才找得着它们停在
哪里。没有电脑，我用手机写东西，一会儿就累了，便
停下看村民在大棚下辛勤劳作，偶尔会为自己的“混
吃等死”而羞耻，但想着这恐怕是有生之年头一回不
出门就能为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了，便又释然。

来的那天上午整层楼只有我一个人，这几天应该
是境外回来的人增多，楼上住了不少人，一到饭点，就
能听到敲其他房门的声音。有一回我开门拿饭，对面也
有人开门，大家都戴着口罩，彼此扫了一眼，然后关门。

隔离的日子还长，那就，耐心等待。

血 鳝
谭熙荣

随笔

茶陵美食中，血鸭如雷贯耳、名声在
外，血鳝却少有宣扬，名不见“经”传，似被
冷落了。其实，血鳝无论是营养还是味道，
都不在血鸭之下。

据《本草纲目》记载，黄鳝“甘、大温、
无毒”，主治“内痔出血、湿风恶气、口眼
歪斜”。对于产妇和体虚出汗、消化不良
者，黄鳝是上好的补品，有养血、促进恢
复、增强免疫力、美容养颜等功效。乡人
常选用强壮的黄鳝与排骨炖汤，给孩子
喝了补体。

小时候，秋收之后的田野裸露着黑色
的泥土，散发出难以抗拒的魅力。一到假
日，伙伴们三五成群，提上散耙和泥鳅篓
挖鱼去。收完稻子的田里是干的，乍一看，
哪里有鱼呢——鱼儿离不开水啊！这可难
不倒在泥巴里摸爬滚打长大的“野”孩子。
鱼在哪里，找眼，也就是鱼洞。水没了，鱼
钻进泥巴深处，静静享受幽暗湿润的地下
王国。可是它们似乎有点宝气，给“敌人”
留下了致命的靶子，鱼洞。厉害的角色，不
用耙子，食指沿着洞口往里一钻，鱼从另
外一个洞口乖乖爬出投降。半天下来，一
两斤鱼有了，黄鳝居多。一年难见两三回

猪肉的岁月，这可是宝贝啊！
小条的黄鳝煎了卷子，大条的，便留

下做血鳝。
打水，撒盐，手捏了黄鳝往盆边一摔，

滑溜的家伙被三下五除二清理了脏物，丢
进了盐水盆里。这时候，黄鳝还会动，甚至
劲儿很大，随时能跃了出来，所以装盐水
的碗盆得深一点，以防“越狱”。

下一步，就是拍，关键的一招。有些人
将这道手续省了，做出的鳝鱼厚实、生硬、
少味，实在不敢恭维。不仅得拍，还得下点
力气，一拍、两拍、再拍，鳝鱼片卷了起来，
才算功夫到家了。反复拍过的鳝鱼片，松
稣，易熟，入味，适合爆炒。唯一的缺点，便
是鳝血四溅，防不胜防。

一大勺茶油下锅，烧至冒烟，溜入鳝
鱼、姜片，顿时响声“滋滋”，香气渐溢。左
翻右炒，鳝片水分收敛，外表略微焦黄，再
倾入半熟的干辣椒、蒜苗等，加水大火烹
煮。待水干，将鳝血倒入，迅速搅拌，爆火，
10 秒即可装盘。鳝血中放少许茶油，可去
腥味。干辣椒以本地产的为上，辣而不烈，
其味深长，是除膻去腥之佳品。鳝片中有
辣椒的冲劲，辣椒里有鳝鱼的芳鲜，辣鲜

合一，美味无比，一点不逊山珍海味矣。因
为做工比较复杂，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得
出这道佳肴，故血鳝在餐桌上出现的频率
不高。

几个老酒友中，差不多都好血鳝这一
口。每每请客，憨公哥的菜谱里必有这道
压轴菜。而格哥与排兄，无论是剖黄鳝，还
是做血鳝，皆为高人。二位吃得亏耐得烦，
道道程序做得细致专业，干净利落。末了，
砧板菜刀洗得发白，连水泥地上的几点血
迹，也概不放过，一一擦洗干净。至于厨
艺，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不怕不好吃，只
怕不够吃。格哥有个偏好，爱在血鳝里放
薄荷叶，提香，杀腥，锦上添花。每去哪家
喝酒，只要吆喝一声备了血鳝，不要主人
说，格哥便自带了薄荷叶。菜再多有余，一
顿下来，血鳝碗里总被“剿”得精光，仿佛
清水洗过。

有不少日子没吃到血鳝了，一念起，
觉得口里有些寡淡。


